道家思想與ＥＱ管理
王邦雄

ＥＱ不是知識，而是大智慧；
它一定要通過一個大教派、大哲學家才能領會。
你可以通過孔子來看世界、看人生，
你也可以通過老子、佛陀、基督來看世界、看人生，
這樣你才會得到ＥＱ。


我的講題是〈道家思想與ＥＱ管理〉，這樣的講題有些順應社會脈動及時
代思潮。當「ＥＱ」成為台灣書市中的熱門，各界人士都在討論ＥＱ管理
的問題。我想，我就用我體會最深、用心最多的道家思想來回應這樣的社
會脈動。我並非研究ＥＱ管理的人，而只是將道家思想開發、挖掘，如開
礦、提煉般。因為我們的傳統思想有如寶藏，我們必須去探勘、去開採，
把幾千年最有智慧、最有感動力的文化傳統，試著將它挖掘出來，成為每
個人心中精神的動源、生命力的資源，就如「活水源頭」一般。

「站起來」、「走出去」

首先，我想先套用李登輝總統所講的話。他在總統大選之前，曾有兩百多
場在台灣鄉土的競選演說，他提出兩句話：一句是「台灣人站起來」，另
一句是「台灣人走出去」！這是台灣兩大事。這五十年來，台灣人站起來
了；接著，台灣要走出去。不只是台灣人，而是每一個人都要「站起來」
、都要「走出去」；兩千一百三十萬人都要站起來，台灣人才有可能站起
來；兩千一百三十萬人都走出去，才代表台灣人走出去。我們千萬不要用
一個集體名詞訴諸於群眾，而是要靠每一個台灣人。

「站起來」靠知識。台灣的經濟奇蹟並非光靠勤勞節儉、傳統美德，而是
靠台灣幾十年的教育。我們的國民知識水平頗高；關於這點，到大陸的台
商立刻發現兩岸的不同，重要幹部一定要從台灣過去，不然沒有可用之將
。

「走出去」則靠道德。國際是否接受台灣，跟台灣是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有關。我們的外交部在這方面作了很多，支援很多開發中的國家；慈濟功
德會也作了很多。所以，不要感傷說慈濟功德會沒有先救本島，而將慈善
基金往海外救援。事實上，他們在提升我們的國際聲望和地位。我們要有
這樣的品格、道德，我們才可以走出去，贏得他人的尊重。「知識」讓我
們站起來；「道德」讓我們走出去。這兩者加起來，就叫作「競爭力」。
兩方面的競爭力我們都要具備。

我們會贏得一點國際的支持，是因為台灣「總統直接民選」；這在全世界
有華人的地方，台灣遙遙領先。我在新加坡參加一個大型的儒學會議時，
在一次宴席上，聽到來自香港、新加坡和大陸的學者在痛批台灣的亂象、
差勁；言下之意，台灣人都很惡劣。我立即提出嚴重抗議。我說，在全世
界有中國人的地區，台灣遙遙領先。台灣在民主的路上，至少領先大陸、
香港、新加坡三十年，他們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儘管我們走得如此艱
辛，但我們走出來了。這是代表台灣的品格、格調，所以我們會贏得國際
間更多的尊重。

「台灣人走出去」不是靠航空母艦、潛水艇、戰鬥機，而是靠台灣的民主
、法治。當然，我們要回過頭來反省我們的法治。我們是有民主、沒有法
治；新加坡和香港是有法治、沒有民主；大陸是兩個都沒有。「法治」可
以透過高壓來貫徹，但「民主」是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真的是「一步一腳
印」。這二者加起來就是競爭力。

「看得到」、「等得著」

但是，第三個我要加進去的是我通過老莊思想得來的體會——要「看得到
」，要有「看得到」的眼光。已經「站起來」、「走出去」了，卻沒有「
看到」，豈不冤枉！為什麼台灣人沒有看到自己的好？整個報紙都是負面
報導，好像台灣人沒有明天。我所謂的「看得到」，就叫「包容力」。要
「看得到」還要「等得著」——等自己、等台灣走過來，給自己也給台灣
一個機會，不要那麼快就把台灣的民主進程判死刑。我看許多海外學者回
到台灣來，一下飛機，就感受到台灣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他們說，很少有
這樣的地區，可以在街頭感受到蓬勃的生命力。

比如國民大會的現象，或許我們看起來是亂象，但它一定需要折衝，彼此
得到尊重、尋求共識，找到台灣要走的路。這樣的百年大計，怎麼可能用
三言兩語解決？我們要有「包容力」，包容整個台灣社會、台灣鄉土。你
要「看得到」、「等得著」，你要等台灣、等自己走過來。

人生就像是一場耐力競賽，ＥＱ管理就是要看誰能堅持到最後，沒有ＥＱ
管理的人就會先被打垮。有ＥＱ管理他就可以化掉，可以「看得到」、「
等得著」。

ＩＱ是競爭力；ＥＱ是包容力

知識力、道德力都是ＩＱ，是競爭力——比誰知識比較高、誰道德比較高
。知識與道德都是可比較的，有比高下的意味。ＥＱ則不比較，是「包容
」——整體的包容。ＩＱ是會把別人比下去的；ＥＱ很低但能力很強，會
讓大家都受不了。每天忙著把別人比下去，於是痛失朋友，愈來愈孤立。
我們之所以能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是因為有包容力，包容大家的缺陷、
包容人間的不合理。有的青少年沒有包容力，很快就對這個社會放棄希望
，不願意活在這個社會裏，二十歲出頭就放棄校園、家庭，走向出家的路
；這是去年台灣社會發生的青少年集體出家的重大事件。當然，出家是一
種修行，但是他們是那麼年輕；或許是對人間街頭、對大學校園、家庭生
活缺乏包容。

所以我特別說，ＥＱ是「包容力」；這是我的體會，純然是我通過老莊體
會出來的。ＥＱ是不比較的；「道德」還是比的：比誰有修養、比誰的品
格高。ＥＱ則是一體的包容。我是台灣人，所以我包容台灣鄉土、台灣社
會，好與不好都是台灣。這就是我對所謂ＥＱ的界定。

希望大家不要把ＥＱ當成知識。我看大家現在都把ＥＱ當ＩＱ處理，可以
開一門課叫「ＥＱ」、寫一本書叫「ＥＱ」，以為讀了之後ＥＱ便大為增
長，這是不可能的，因為ＥＱ不是知識。這樣的思考仍是台灣速成、狂飆
式的思考，以為只要讀兩、三本入門書就會有ＥＱ，但天下沒有那麼廉價
的ＥＱ。它要靠修養、修行、涵養，要讀一些經典，不論是哪一個宗教。
這些經典代表著世界觀跟價值觀，有了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你才能
「看得到」，看得到才能「等得著」！

依老莊及佛教的說法，這叫作「觀」；如「觀世音」，即觀人世間的變化
無常；「觀自在」，表示你的眼光是世界性的、天下的眼光。但是，世界
是從每一個人作起的。當我們「觀世音」的同時我們要「觀自在」，不要
每天忙著世事、被社會萬象吸引，唯獨忘了自己。所以「觀世音」要回到
「觀自在」，但總說是「觀」；你要有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你要看
得到。而這不是靠肉眼的眼力，必須要去配「功德眼」。這個「觀」不是
指我們的「肉眼」，也不是指「心眼」；很多人有「心眼」，但他叫「小
心眼」、「死心眼」，會把世界看小、把人生看死。各位不要小看人生觀
，有怎樣的人生觀，就會活出怎樣的人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觀」；有所「觀」才叫ＥＱ。ＥＱ不是知識，它一定
要通過一個大教派、大哲學家才能領會。你可以通過孔子來看世界、看人
生，你也可以通過老子、佛陀、基督來看世界、看人生，如此你才會得到
ＥＱ。這樣的ＥＱ是要我讀過經典後，每天實踐、修行的，如此「觀」才
會與我同在，才能「觀世音」、「觀自在」，才能看得到、等得著。宗教
就是給人世間最後的據點，其最高的領域是「包容力」，一定是「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就像我們的家，永遠為每一個兒女打開家門，不管幾點
，都等著孩子回來。這才是ＥＱ。

ＥＱ不是知識，而是大智慧。讀了很多書只是擁有知識；消化了以後，你
能形成整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能夠看得到真相、看得到真情，能
包容缺陷、能等到未來。能夠如此的話，才是ＥＱ。我不認為書市熱賣就
可以給我們ＥＱ，不過至少它引起我們的覺醒。台灣幾十年來講「競爭力
」；今天我們忽然覺得痛失了競爭力，甚至要求內閣為競爭力下滑負責任
。但我要告訴諸位，台灣所以痛失競爭力，是因為我們已然沒有包容力。
因為我們的競爭力正好彼此抵消、相互抹殺。我們看不到國會是三黨的總
和，彼此砍來砍去，到最後都是落差。所以我們的競爭力下滑，並非因我
們的知識力、道德力本身，而是因為失去了包容力。以前我們是一個團隊
，從同一個鄉土出來，彼此間相互地支持、包容；現在我們失去了包容力
，如此就變成自己內部的抗爭，這樣怎麼能在國際間有競爭力？所以今天
台灣要重振競爭力，不是ＩＱ不如世界各國，恐怕是我們沒有ＥＱ。原來
挽救、提升ＩＱ之道，不在ＩＱ，而在ＥＱ。

「老人類」、「新人類」、「新新人類」

今天的青少年叫「新新人類」，新新人類的父母親叫「新人類」，他們的
阿公叫「老人類」。老人類的人生觀是「保守」的：守著傳統、守著鄉土
，一代傳一代。再來是「認同」：認同傳統、認同鄉土、認同家族。因此
，我們這一代在成長路上比較沒有衝突。所以現在的青少年問題我缺乏體
會，因為我不曾為交朋友、為讀書產生很大的困擾；一路跟著父母、一路
跟著老師，家庭和學校就是兩大成長的重鎮。街頭只是路過，街頭不是我
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只是家跟校園。這是「老人類」。

至於我的學生輩則算是「新人類」。「新人類」就比較叛逆，似乎要反傳
統、要疏離。他覺得鄉土、傳統是你們老一代的，那是你們的、不是我們
的，這叫「疏離」，他自己要走出來。

「新新人類」則是「顛覆」、「冷酷」。這個「顛覆」在今天叫「解構」
，就是要將傳統的結構解開。這樣的顛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瑪丹娜；因為
她「內衣外穿」。從某一個意義來說，恆述法師亦是顛覆；她讓佛教變得
很輕鬆自在、有趣味，這對佛教的莊嚴性是一種顛覆。像清海也是一種顛
覆，修行人可以穿得如此漂亮，極盡豔麗之能事；對此我並沒有貶抑之意
，只是認為這是一種顛覆。乃至於妙天和宋七力，他們對宗教也是一種顛
覆；因為宗教並非像他們所表現的這樣，這純然是「市場供需」問題：你
覺得沒有安全感，他就給你「蓮座」，一個三十萬。但宗教信仰是要安心
、修心、清心的，講自在的，卻被他用商品予以顛覆。

青少年用「不在乎」來保護「在乎」

我們現在都說青少年的「酷」是「受不了的酷」。這句話從哪裏表現出來
呢？就在「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這句話。這本來是句廣告
詞，卻似乎說出了青少年的心聲，反映了時代的脈動。父母親會老、會死
，所有的希望都在新生代；但他們卻只在乎曾經擁有、而不在乎天長地久
，請問阿公阿嬤跟父母親的希望在哪裏？整個中國傳統是靠代代相傳，突
然間這一代拒絕接棒了，「我要顛覆」、「我倆沒有明天」，阿公阿嬤跟
父母親臉都綠了。這叫「酷」啊！

青少年說他們不在乎，事實上我認為他們在乎；他們只是用「不在乎」來
保護自己，「又期待又怕受傷害」。這個社會充滿變數，沒有人知道明天
會如何。所以他們先宣布「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我擁有
的此時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真的，「明天」在我的思考之外。他們
用「不在乎」來保護他們的「在乎」，這樣就叫「酷」，就是把自己的真
情「冰封凍結」。

我在北一女教書的時候，看到有些學生，明天就要模擬考了，她晚上不讀
書，連趕三場電影。我覺得不可思議。後來我才瞭解，原來這樣的話，她
就不必背負明天勝敗之責，因為她沒有念啊！「沒有念就表示我不在乎；
沒有考好是因為我沒有念，所以我沒有輸！」老師和父母親一定要這樣來
解讀青少年的心情故事，這才是所有作老師、作父母的ＥＱ。你一定要能
夠解讀，要能夠破冰解凍，來看出一個青少年活躍的生命。

只是，我們的社會不太給安全感，逼得他們要宣布「不在乎天長地久」。
整個社會充滿了不安定感，不光是土地跟股票，台灣是有永遠的不安定感
，因為有一個大陸，這是我們的宿命。所以有人喊著一定要獨立，獨立之
後就永將恐懼感及瓜葛完全斬斷，否則不安定的因素永存在於對岸。你可
以發現台灣不只是島國心態，而是有著在一個大國強大軍力陰影籠罩下，
所產生的生命的不安感，那是很內在、很深入的。所以，當覺得自己活得
不好，給自己一點同情；因為全世界只有台灣有如此的處境。

台灣現在的青少年問題是「兩代問題」，包括大陸、香港、新加坡也是如
此，父母親已經影響不了自己的兒女。但中國的傳統是父母傳給兒女、代
代相傳；假定這條路斷掉，對中國人是很傷的。假定我們都是西方式的基
督徒，那這問題可以解消；但我們那麼中國、那麼台灣鄉土，我們總是代
代相傳的，但是現在傳不下去了。

「新女性運動」——「弱勢」以「強勢」姿態出現

除了兩代問題，還有一個「兩性問題」。「新女性運動」顯然是這一、兩
年來，在台灣脈動中最有代表性的。「兩代問題」是青少年向父母、學生
向老師要求自主的權力；新女性運動順著這個思潮，是女性向男性要求自
主的權力。在我的感覺，新女性運動也是「受不了的酷」。新女性運動本
來代表一種弱勢團體，等待男性的支持；弱勢團體應該是用柔性的訴求，
來感動男性。但現在新女性衝到街頭示威遊行，「威」是強、是威武。「
弱」勢團體示「威」遊行，這是另一種「酷」；你本來是「弱」，但是用
以「強」的姿態出現。包括殘障團體、救援雛妓團體，各種弱勢團體走上
街頭讓台北市癱瘓，展現它的威力，這樣才會讓人們注意。

本應是「弱」而以「強」的姿態出現，這就是「酷」！而且他們喊出一句
口號：「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這句話引起很多的誤解、很多的抨
擊。就我的瞭解，這一句激烈的話是為了引人注意，不然你沒有感覺。這
也是一種示威，因為傳統沒人敢說「只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對男性
提出嚴正的抗議：女性本身是主人，不是附庸；所以她提出了一個詞語叫
「情欲主體」。「情欲主體」是一個人權觀念，每一個人都有人權，在情
欲的世界，女性也有人權。這句話便是要求女性自主權，只是她往性解放
的時代方向訴求而已。

所以，「只要性高潮」的意思是希望追求兩性平等；「不要性騷擾」是和
男性劃清界限，這是為了追求兩性平等。所以目的是在追求兩性平等，跟
男性劃清界限只是策略。我害怕大家就往策略上去強調，而遺忘了原來的
目的：新女性運動是要跟男性和諧，是要兩性和諧、兩性平等，創造一個
兩性雙贏、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大家卻多往「性高潮」方面去講風涼話
，這是最差勁的男性。我們要懂得解讀新女性運動的心情故事，怎麼可以
用風涼話來解讀？在這樣的策略運動中，我們一定要把它導回平等主義、
兩性和諧。

所以，新女性運動也是「冰封凍結」；弱勢團體示威遊行就是把真相凍結
起來，很在乎假裝不在乎就是把真情凍結起來。今天我們要能解讀兩大運
動，屬於青少年和新女性的，要能夠解讀他們的心情故事，不要忘了其實
他們還是很在乎。這樣的解讀才叫作ＥＱ管理。不然的話，真情不顯、真
相不明，整個社會運動看不到真情和真相。假定你沒有足夠的智慧可以解
讀他們的心情故事，那麼，青少年運動和新女性運動可能一去而拒絕回頭
。

解讀心情真相

我們一定要去解讀青少年、新女性心情故事，因為他們在隱藏真情、隱藏
真相。為什麼隱藏？因為害怕受傷害。所以，他們最熱的而以最冷的姿態
出現，就像青少年的「酷」；最弱的以最強的姿態出現，這是婦女團體。
這是一種掩藏真情、真相，冰封凍結，這樣才不會受傷。但是問題並沒有
解決，他們的委屈還在。假定你不能破冰解凍，讓真情顯現、讓真相大白
；諸位想想，我們的希望在新生代，他們那麼「酷」，那我們的希望在哪
裏？這個世界一半是女性，女性那麼「酷」，我們的希望在哪裏？所以，
ＥＱ管理不光是控制自己的情緒，讓自己的心情平和；最重要的是解讀對
方心裏的委屈，看到他的寂寞、他的難堪，不要讓他悲壯。委屈太久會「
悲壯」，悲壯的結果是「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悲壯之後是「決絕」；也
許是流浪，也許是出家，也許是不要這個人世間了。

我們所解讀台灣社會的兩大文化現象：這是「酷」，屬於新新人類的，他
們用「酷」來包裝、隱藏自己的真情、真相。因為他們冰封凍結才比較有
安全感，為的是保護自己。問題是他們就像一座活火山，暫時平息，不知
何時暴發，一暴發就是整個社會的大難題，現在青少年的飆車就是一個例
子。所以我們要用ＥＱ、用「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看到
他們的心裏，看到他們的委屈、難堪，避免他們走向悲壯跟決絕。當女性
不要婚姻、不要家庭時，你看社會將以何等面貌出現？

「有點黏又不會太黏」的ＥＱ管理

台灣社會的ＩＱ沒有問題，缺乏的是對別的黨團、別的流派、別的團體的
包容。所以，有ＩＱ還要有ＥＱ。只有ＩＱ沒有ＥＱ，這叫「嘸Ｑ」；有
ＩＱ又有ＥＱ，這叫「有Ｑ」。什麼叫「有Ｑ」？就是「有點黏又不會太
黏」。以前燜米飯不像現在用電鍋這麼容易。我們的阿嬤、媽媽燜米飯是
要看工夫、要恰到好處，要把它燜熟、燜透，每一粒米好像要跳脫出來，
這叫「有Ｑ」。若是新手去作，則會半生不熟，這就「嘸Ｑ」了。我們認
為ＥＱ管理就是要「有Ｑ」，我就用「有點黏又不會太黏」來界定ＥＱ。

ＥＱ就是要「有點黏又不會太黏」；要「有心」：有愛心、責任感、理想
性，有那一份關懷；但又要「無心」，不要那麼在乎。「有心」就是作好
人、好事、好子女、好父母、好學生、好老師、好公民等所有的「好」；
這是「有點黏」，就是放在心上，人生就是如此，就是作人、交朋友、工
作、參與社會。但又要「無心」，不要有太大的壓力，擔負那麼大成敗的
緊張。這叫「又有心又無心」。老子認為，「道」又有又無；道生天下萬
物，這是「有心」；道又放開天下萬物，給它們自由，讓它們各自發展，
這是「無心」。我相信天下的父母也應該如此；又「有心」、愛兒女，但
又放開兒女，讓他們去走他們的路；天下的老師都愛學生，又讓學生發揮
他們的專長，讓他們走出自己的空間。這就叫「又有心又無心」。

「平常心」——「有心」、「無心」的會合

「有心」、「無心」加起來叫「平常心」；「平常心」就是「有心」、「
無心」的會合。「有點黏」，即「有心」；「又不太黏」，我隨時可以走
開，不會被黏住，亦不會黏人。試圖把對方黏住、套牢、抓住，他受不了
，只有一個結果就是他離開你，因為離開你他才得救、才能解脫。所以很
多父母逼兒女離開自己，很多先生太太之間互相逼對方離開自己；而我們
竟然不知道，還覺得好心沒有好報。

所以要兩邊都有，這叫「平常心」。不但「有心」，而且是「常心」；我
的心永遠在他身上，這叫「常心」，不是短暫的、波動的，不是心情好才
對他好，而是每一天都對他好，分分秒秒都一樣，這才是「常心」。愛心
一定是「常心」，「天下父母心」一定是「常心」。但是，因為你的心都
在他身上，就像投資、下注一般：「我全部都給你了」、「媽媽的青春都
給你了」、「爸爸一生的希望都給你了」……這是「常心」的人常有的反
應。所以，現在的青少年承受到所有的父母、老師、及整個社會加諸在他
們身上，要他們成功立業、飛黃騰達，像那樣的無邊壓力。

所以，現在的學生和兒女有逃避老師和父母關愛的傾向。他們心裏有一句
話：「老師，可不可以請你不要那麼愛我」、「媽媽，可不可以請你不要
那麼愛我」，因為我們知道「愛」是「痛」；「痛」有兩個意思：一個是
「疼你」，一個是「扁你」。因此，「常心」一直在那裏，壓力就一直在
那裏。

所以ＥＱ還要隨時「無心」，隨時把自己放平，不因為我們那麼愛他而認
為自己神聖、偉大，然後等待他用好成績、用出人頭地來回報。台灣每一
個人都很好，出人頭地那麼容易？你一定要把你的常心用在那裏，但又要
全部放平；放平之後，才會同情兒女的辛苦，你才能包容他，同時「看到
」他。包容他可能的不好，但同時你會看到他的好；他或許沒辦法考第一
名，但是他善良、善體人意。

因此，ＥＱ是能起死回生的喔！在ＩＱ的世界，因為大家的競爭，抹殺了
很多人。在競爭的路上是看不到別人的，互相抵消、彼此抹殺，把對方比
下去；突然間，覺得校園、人世間那麼不可愛，所以那麼多人逃學；連家
裏也互相比來比去，比到每一個人都翹家，因為離開家、離開校園才能得
救。如此則互相抹殺，大家的不好一起出來，等同於美好、幸福都被打垮
。但把自己放平以後，你便能看到對方的好，大家的好一起出來。如果只
講ＩＱ，就是「我比你強、比你厲害」，但第一名只有一個。籃球場上的
最佳球員只能有一個，是馬龍還是喬丹？我們還期待張德培的網球賽永遠
第一，這是否對世上其他很優秀、可敬的選手不公平？

所以我們要放平。放平以後，便可以包容他的缺陷，而且平心靜氣；就可
以放下非要天下第一的包袱。如此你就可以等他，等待他生命的蛻變，就
像《莊子‧逍遙遊》所說，一條大魚轉化為一隻大鵬般，飛往天際。中國
章回小說喜歡說：「龍種本非池中物，終必凌雲上九霄」。但你要等他，
要有耐性等孩子走出來。要把心放平，你才會給出空間，才會等得著、看
得到。

希望大家要好好地瞭解什麼是「平常心」。「平常心」是又「有心」又「
無心」，這是很不容易的，這要「天道」才作得到。所以你要有道行，要
去閱讀經典；讀了經典以後，才能如天道、佛陀、基督般，既有心又無心
。「平」不是平凡，而是把自己放平、放下、是「無」的；「儘管我很好
，我忘掉我的好」、「儘管我很辛苦，我忘掉我的辛苦」，你一定要忘掉
你的辛苦，不然會變成兒女的壓力。很多父母喜歡辛苦給兒女看，更嚴重
的是「難看」給他看：你看我蓬頭垢面，都是為你喔！好像越苦越能證明
「我是媽媽、我是老師」，那是「苦行僧」。請不要作苦行僧，應該要作
自在人。

「酷」，是為了解構、顛覆

我們又說到「酷」是要「解構」、顛覆。本來家庭有一個結構、社會有一
個結構、人際關係有一個結構，構成整個團隊、整個鄉土。「酷」就是要
解開這個結構，因為被納入結構便會受到束縛：人際關係是天羅地網；代
代相傳是責任的使命感。為什麼他們要「酷」？因為他們承受不了那麼大
的壓力，所以要解構。他解開的方式是「冰封凍結」；把真情、真相凍結
起來，就不必承受那麼大的壓力。解開壓力就是解構。現在我所說的ＥＱ
，是假定從我們作起，更能包容缺陷、放平自己，他就不必承受那麼大的
壓力，他就不必解構、無須顛覆，因為父母、老師已經先把自己顛覆了。

所謂「顛覆」是人民顛覆政府、學生顛覆老師、兒女顛覆父母、女性顛覆
男性。如果男性、父母、老師、政府都把自己放下來，然後那些社會運動
就不必「酷」了！就不用凍結真情、真相、不用冰封凍結，因為他們不必
顛覆了。不需要顛覆，他們自然就歸隊了。有ＥＱ管理就是讓兒女、青少
年、學生、女性歸隊、讓人民歸隊，因為這是大家的台灣、兩千一百三十
萬人的台灣，不是少數人的台灣！

為什麼人家要「酷」、要顛覆？就是因為你權威存在，他沒有出路；唯一
的方式便是「我不要了」，然後就是走上街頭、飆車砍人！飆車砍人形同
自殺；新生代是我們的希望，怎麼會走上自殺之路？女性永遠是一家之主
，無論是女兒或媽媽，人世間的溫柔、溫暖是從她們身上出來的，你怎能
讓她們走上街頭？不是她們不對，而是為什麼我們讓她們走上街頭？為什
麼我們讓青少年飆車砍人？為什麼我們讓他們不要我們？所以他們要「酷
」、要顛覆。

我們不要等他們顛覆，我們自己解構。我放平自己；我是老師但又不是老
師，我是學生的朋友；是父母又不是父母，我只是陪兒女長大。擺師道尊
嚴的時代已遙遙遠去，我們一定要放平自己，作他們的兄弟、姐妹、朋友
，他們才給我們一點「恩寵」，讓你可以陪他長大。不要等人家來顛覆我
們，自己先把權威解掉。我們希望北京也能懂得這個道理，因為北京是台
灣的負擔跟壓力。

「自我放逐」與「自我膨脹」

我們的結構都是在心裏構成的，比如我的世界觀、人生觀等。這個「構」
是通過心而構成的，所以我們稱這個構成為「心知」——心裏面的知，就
是心裏面的一個價值評量表。我們拿「執著」來說；比如：「我的孩子一
定要最好的」、「我希望我的孩子是最好的」。你可以把最好的給他，這
是「有點黏」；但不要希望他成為世界最好的，這叫「又不太黏」。你心
裏若構成一個理想的圖像，這叫執著。執著產生「分別」，分別產生「比
較」，比較產生「得失」，得失就是「患得患失」，這就是人生的大患。

執著又帶來「癡迷」，迷就會熱、發燒、狂熱，最後會燒成灰燼，然後就
泠了，這就是「冷酷」。你能想像，在日本有一個十四歲少年以極為殘酷
的手法殺人嗎？你能想像一個爸爸將四個兒女綁在一起用汽油燒嗎？這是
什麼世界？這顯然是一個病痛；是經過怎樣的心路歷程，將其逼到冷血、
沒有人性的地步？此外，執著也會「牽累」。牽久了也會很累、會困苦、
會感到厭倦，你便會有逃開的想法。逃避到最後變成「棄絕」。

我這樣的分析，都是從我們心裏的結構來的；我們的心裏結構成一個心的
圖像，我用它來評量一切。這樣的一個心中的執著，就是癡迷、狂熱、冷
酷。「癡迷、狂熱、冷酷」這條路叫「打天下」的路；你太愛了、太熱了
，到最後不擇手段破壞、傷害別人，這叫「冷酷」、叫「打天下」。你因
為執著、牽累、困苦、厭倦、最後到逃避、棄絕，這叫「自我放逐」。

在精神科方面有所謂的「躁鬱症」，其來自於壓力太大。患得患失那個「
患」永遠籠罩在我們心頭，不光是「失」的人患、「得」的人更患，越得
的人越患。這個「患」會造成兩個結果：一個是從執著到癡迷、熱狂、冷
酷、打天下，這條路叫「自我膨脹」。自我膨脹是「躁」；自我中心，好
像自己是超人一般，要打垮天下、逐鹿中原。因執著而牽累、困苦、厭倦
、逃避乃至棄絕，這叫「自我放逐」。自我放逐是「鬱」、自我悲憐。

諸位想想，原來人心的執著所帶來的得失的壓力籠罩，會將我們導向自我
膨脹的「躁」，或自我悲憐的「鬱」。「自我膨脹」是對天下宣戰；日本
那個十四歲少年就是和天下宣戰。「躁」、「鬱」皆是大患。我們對這樣
的人要有所同情，我們的ＥＱ要同情到這裏：為什麼台灣人生病了？心的
病從心的結來，為什麼從心的結來？因為你的執著。因你的執著才產生心
結、產生病痛。

自我「解構」——解掉內心的執著

心病要用心藥醫，所以我們的「解構」是要每個人解構，把自己心裏的執
著解掉。在《老子》來說，就是：「吾之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有身」就是執著我自己、自我中心，這就是「大患」。所
以一定要把自己放下；我不一定要是最好的，我只負責活出我自己，我不
要跟別人比。

把患解消就是真正的ＥＱ，才會安心，自在，不然每天都活在恐懼中。Ｅ
Ｑ就是解開自己的心頭大患；心頭大患就在於「自我中心」，逼自己去打
天下，逼自己每天和別人比、而且要將他比下去。但世界上比我們好的、
值得我們尊敬的人很多，比到最後，不是傷了別人就是傷了自己。「打天
下」是傷了天下，自我放逐是傷了自己。所謂的ＥＱ就是要解構，解開心
頭的大患，把自己放下，不要如此痛苦地背在身上。

最後，我們舉個例子：「庖丁解牛」——這是《莊子》書中的故事。「解
牛」，就是解天下的結構。天下的結構很複雜，但人一定要活在人的世界
，這麼複雜會通不過的。所以莊子藉「庖丁解牛」告訴我們人生的道行和
修行。人一定要把人間世解開，這就是「解構」——解開人間世的結構，
不然到處都是重重關卡，你過不去！所以你要解開這個「牛」、這些關卡
，才能通過。

人要用什麼通過呢？他說，我們的心就像一把刀刃。庖丁用刀來解牛，但
牛體有骨頭、有筋肉交結的地方，你用刀去切割、去砍斲，刀便會磨損；
這代表了我們受傷，受傷就是你的刀鋒已經損傷。而刀刃就是我們的精神
、心靈，我們是不能傷心的。因為在人世間的重重關卡裏，我們承受挫折
、壓力，過不去就會使心靈受傷。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解開它的結構，
解開「牛體」的關卡，然後就可以通過而不受傷。

我們該如何通過呢？莊子發現：「刀刃無厚，牛節有間，可以游刃有餘。
」牛的骨頭中間有空隙，只要我的刀刃沒有厚度，我就可以通過，這叫「
游刃有餘」。也就是把自己扁平、側身，不僅可以通過人生關卡，還可以
在其中「觀世音」、「觀自在」。如此人生便像一場美好的人我交會的情
節，大家都可以通過。因此，莊子本來是要解開天下的結構，但最後他發
現，答案就是「解開自己」。

同樣地，你不能把台灣解掉，若是台灣解掉，那我們要活在哪裏？我們豈
不是變成海上難民？你可以解掉台灣的政治、社會、法律、經濟嗎？那我
們就無處可去了，畢竟這裏是我們的家園、我們的鄉土。今天我們講ＥＱ
，請不要解開台灣，而要解開自已。不要自我悲憐，自我悲憐會委屈、悲
壯、絕決；也不要自我膨脹，如此則會熱狂、冷酷，到最後衝向社會、飆
車砍人！如何解開天下的困結、難題？只有解開自己，把自己放下。

所以ＥＱ是解構，是包容缺陷，等他走過來、等台灣好過來。這才是我們
最大的ＥＱ、成敗的關鍵。台灣人能否有ＥＱ走過歷史的關卡，這是很嚴
重的考驗。尤其香港回歸大陸之後，下一個問題逼到台灣。我們要有ＥＱ
，要給自己空間，給台灣機會；不是打垮台灣，而是解開自己。這才是真
正的ＥＱ，由「解構」走向「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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